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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标准的空间经济结构应该是多层级的中心 －外围结构。 作者在一

个要素集聚与产业地理互动的解释模型下， 分析了要素集聚影响城市层级体系

的产业机理， 认为要素集聚是资源空间配置的基本模式， 也是城镇化的基本内

容； 市场潜力和异质要素的自我选择引致产业的时空变动， 促进城市层级体系

的形成； 城市层级体系一般由单中心模式向多中心模式演化； 特定城市通过产

业升级可巩固和提升城市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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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地域广袤、 人口众多， 标准的空间经济结构应该是多层级的中心 － 外围结构。
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 标准的空间结构只是其历史长河中的某个均衡点， 任何一个

时期的产业地理格局都会有或大或小的偏离， 从而诱导生产要素流动 （梁琦， ２０１０；
梁琦等， ２０１４）。 生产要素总是流向实际或预期报酬比较高的区位， 而只要存在规模报

酬递增和运输成本， 一个最初完全同质的区域将在经济的自我演进中产生集聚 （陆铭

等， ２０１１）。 集聚是经济地理的典型特征。
要素集聚是资源空间配置的基本模式 （梁琦， ２００７）， 也是城镇化的基本内容， 它

通过产业的时空变动促进城市层级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克里斯塔勒 （１９３３） 的中心地

理论指出， 由于制造业存在产品差别， 不同制造品具有不同的市场范围和规模经济，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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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的相互作用促使城市体系的形成。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７４） 的城市体系

模型表明， 城市体系是外部经济 （与产业集聚相关） 和外部不经济 （与大城市相联系）
相权衡的结果。 藤田昌久等 （１９９９） 的城市模型将城市层级体系的形成与演化机制解

释为一种空间自组织作用， 他们以冯·杜能的单中心经济体为起点， 运用市场潜力函

数， 描绘了经济体内多个新城市及其城市层级的动态生成过程， 说明了城市层级体系形

成的内生机制。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１） 认为生产率与生活成本的差异刺激劳动力按技能差异

集聚于不同城市， 导致城市分为两类： 一类是生产率较高的城市， 另一类是生产率较低

的城市， 前者高技能劳动力的比重较高， 后者低技能劳动力的比重较高。 梁琦等

（２０１３） 发现， 中国城市层级结构与幂率为 １ 对应的金字塔结构存在差异， 呈现 “两头

小、 中间大” 的菱形结构， 认为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 导致城市规模分布

偏离帕累托最优。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渐趋自由， 促进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

发展。 １９７８ 年 ～ ２０１３ 年， 中国的城镇化率由 １７􀆰 ９％ 上升至 ５３􀆰 ７％ ， 城市数量①由 ４６２
个增加到 ６５５ 个。 根据城市化 Ｓ 型曲线理论， 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仍将快速推进， 城

镇化水平会持续提高， 区域的集聚程度也将进一步提高 （陆铭等， ２０１１）。 中共十八大

报告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产业和城镇融合发

展”， 凸显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 加快城镇化建设已成为各级政府重要的工作任

务。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 则提出了中国 “两横三纵” 的城镇化战

略格局。 可以说， 中国的城镇化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 学术界关于城镇化的探讨很多，
城市层级体系的提出深化了城镇化理论 （梁琦等， ２０１３）。 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

城市层级体系的形成， 通过构建一个要素集聚与产业地理互动的解释模型， 结合藤田昌

久等 （１９９９） 的城市模型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１） 的异质工人自我选择模型， 剖析要素集

聚影响城市层级体系的产业机理。

二、 一个解释模型： 要素集聚与产业地理

产业地理是由各种外部经济构成的集聚力与由各种外部不经济构成的分散力相互作

用的均衡结果。 要素集聚改变地区的要素供给条件并产生报酬递增的集聚经济效应， 从

而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快速的地区吸引可流动要素， 从而改变相对市场规模， 促进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 （梁琦， ２００９）。 市场需求往往导致某个产业的兴起， 并在本地市

场效应下集聚相关企业， 产生收益递增的外部经济效应， 给生产要素带来集聚租。 于

是， 在集聚与增长之间就形成一种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锁定产业区位， 要素集聚地由此

成为产业地理的 “中心”； 相应地， 要素输出地在区域分工中处于劣势， 沦为产业地理

的 “外围”。 由于不同要素的流动性不同， 且特定产业对可流动要素与不可流动要素的

需求存在特定的比例关系， 因而集聚存在一个适度规模。 当生产要素在特定区位集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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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后， 土地、 劳动等不可流动要素的价格将快速上涨， 出现资源紧缺、 成本上

升、 环境污染等拥挤效应， 原来的要素集聚模式不可持续， 需要通过产业升级来促进城

市转型， 从而提升要素集聚力和城市竞争力。 同时， 外围地区一些区位对在中心城市

中处于相对劣势的传统产业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中心城市的一些企业为降低生产成

本， 会选择扩散或迁移到外围地区， 于是出现产业扩散或转移， 外围区在承接产业转

移过程中将出现新的城市， 区域均衡的最终结果是规模不同的城市并存 （ Ｔａｂｕｃｈｉ，
１９９８； Ａｌｏｎｓｏ⁃Ｖｉｌｌａｒ， ２００２）， 这些规模、 性质和功能不同的城市通过一定的产业关联

相互作用， 形成城市层级体系。
这里， 我们通过图 １ 四个坐标系之间的联系来说明要素集聚与产业地理演化互动的

顺序与过程。 图 １ａ 的纵轴 ｌ 表示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度， 横轴 Ｔ 表示要素集聚的时间

或阶段， 反 Ｓ 曲线表示要素集聚度随时间变化的轨迹。 图 １ｂ 的纵轴与图 １ａ 相同， 为中

心城市的要素集聚度， 横轴 ｙ 表示中心城市主导产业的生产总值， ①、 ②、 ③三条不同

的曲线表示中心城市主导产业随其要素集聚度的变动过程。 图 １ｃ 的纵轴 ｎ 表示区域内

城市的数量， 横轴 Ｙ 表示包括中心城市在内整个区域的生产总值 （Ｙ ＞ ｙ）， 曲线表示区

域城市数量随区域经济发展的变动过程 （斜率大小表示变化速度快慢）。 图 １ｄ 纵轴与

图 １ｃ 相同， 为区域内城市的数量， 横轴 Ｔ 与图 １ａ 相同， 表示时间或阶段， 曲线表示区

域内城市数量的变化过程。 图 １ 的 ａ、 ｂ、 ｃ、 ｄ 四图相连， 说明要素集聚如何通过产业

的时空变动导致产业地理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模式演化的过程。

图 １　 要素集聚与区域产业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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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与偶然是要素集聚的起点和产业区位的源头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 地域分工和产业区位是由自然资源、 要素禀赋的空间差异决定

的。 在一个连续的区域空间， 天然港口和交通枢纽等拥有地理优势的区位存在 “中心

效应” 和 “枢纽效应” （Ｆｕｊｉｔａ ａｎｄ Ｍｏｒｉ， １９９６）。 在经济技术不发达的初期阶段， 人口

和劳动者首先集聚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 并根据其生产生活需求发展相应的产业。 图

１ａ 纵轴的 ｌ１ 代表一个区域初始的资源禀赋， 它是自然演化和人类历史积累的结果， 是

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集聚的基础条件。 ｌ１ 的大小和结构决定该地区经济活动的规模与类

型， 体现在图 １ｂ 的曲线①， 表示中心城市第一阶段的主导产业。 在要素不自由流动的

条件下， 这种初始条件的作用特别明显， 只有在 ｌ１ 大的地区才能成为产业地理中心，
即中心城市。 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 ｌ１ 小的地区也可能受偶然事件的影响， 在预期

的作用下集聚各种生产要素， 发展相关产业， 在循环累积的自我实现机制与预期的作用

下锁定产业区位， 成为区域发展初期的产业地理中心。
（二） 中心城市要素集聚与产业发展的互动机制

随着主导产业的发展， 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度不断提高， 但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

的速度和规模是阶段性变化的。 图１ａ 中， ０ － Ｔ１ 阶段的生产要素集聚度较低， 经济发展水

平也比较低， 处于工业化前期阶段， 一些以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为主要投入的产业 （图 １ｂ
的产业①） 在优区位兴起， 并在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下发展壮大。 在 Ｔ１ － Ｔ２ 阶段， 中心城

市的工业化进程加速， 要素集聚度迅速提高， 生产总值 ｙ 快速增长， 产业结构加快调整，
主导产业由图 １ｂ 中产业①转变为产业②， 中心城市不断发展壮大。 Ｔ２ 以后， 中心城市的

要素集聚度已经很高， 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竞争都很激烈， 导致一些相对劣质的生产要

素和附加值较低的产业转移到外围区域。 中心城市由此腾出空间， 集聚相对优质的要素，
发展相对高端的产业③， 实现转型升级， 并进一步巩固其产业地理中心的地位。 一般来

说， 从产业①到产业③， 产业的自然资源密集度和劳动密集度下降， 而资本密集度和知识

密集度上升， 产业附加值提高， 是产业升级的过程。 当然， 如果中心城市的产业没有随着

产业转移而及时转型升级， 那么由于集聚的负外部性会导致主导产业的收益下降， 中心城

市可能出现空心化现象， 从而导致城市衰落， 在图 １ｂ 中， 表现为曲线①②③向左下方倾

斜的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 在 Ｔ１ － Ｔ２ 阶段， 通常历时较长， 主导产业以制造业为主， 产

业转换比较频繁， 一般要经历多个主导产业， 而后面的主导产业附加值比前面的相对更

高。 进入 Ｔ２ 以后， 主导产业可能转型升级为高端服务业， 经济增长方式趋于集约化， 中心

城市的要素集聚度基本稳定， 经济发展重在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 可见， 要素集聚促进中心

城市产业升级， 而产业升级是中心城市提高要素集聚力并巩固城市层级地位的重要机制。
（三） 新城市的形成与产业地理演化

随着生产要素的不断集聚， 中心城市的一些产业出现过度集聚， 外围一些区位在要

素成本和资源环境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和市场潜力， 于是出现产业转移。 图 １ｂ 中，
中心区的要素集聚度由 ｌ１ 上升到 ｌ２ 以后， 产业①由于过度集聚而衰退， 不得不转移到

市场潜力较大的外围区以持续发展， 中心城市的主导产业被相对高端的产业②所取代，
城市由此实现转型升级， 生产总值由 ｙ１ 上升到 ｙ２。 外围区一些区位通过承接由中心城

６１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 卷） 第 ２ 期



市转移的产业①，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在图 １ｃ 中， 区域生产总值由 Ｙ１ 上升到 Ｙ２， 工

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 出现新的城市， 于是区域的单中心结构不再稳定， 区域城市数

量为 ｎ２ （可能是 ２ 个或者若干个）。 当然， 外围区的产业承接地在新的时期也可以依靠

后发优势或政策驱动等条件， 集聚相对优质要素， 建立比较先进的产业体系， 实现跨越

式发展， 从而超越原来的区域产业地理中心， 成为较高层级的城市， 区域产业地理由此

演化为另一种格局。 随着中心城市第二阶段主导产业的发展， 其要素集聚度进一步提高

至 ｌ３， 生产总值上升到 ｙ３， 此时， 主导产业②将因出现集聚不经济而需要扩散或转移，
在一定程度上复制前一阶段产业①的发展轨迹而转移到外围相对优区位， 于是又形成一

批新兴城市， 驱动区域经济新一轮较快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到 Ｙ４， 区域内的城市

数量随之增加到 ｎ３ 个。 在图 １ｄ 中表现为城市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 但不同

阶段城市数量增加的速度不同， 而且区域城市数量最终会趋于稳定 （Ｔ３ 以后）， 并维持

在一定水平上。
在要素集聚驱动下， 图 １ａ、 ｂ、 ｃ、 ｄ 展示的过程在更多区位发生， 更多新的城市在

离初始中心城市更远的地方出现， 这些性质、 规模和类型不同的城市相互联系、 相互作

用， 就构成了城市体系。 由于不同产业的经济规模及市场半径大小不同， 不同区域的市

场潜力也不同， 而一些外生因素会导致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购买力， 因而不同区域的产

业集聚规模就不同， 导致城市之间存在层级差异， 于是区域产业空间形成多层级的中

心 －外围结构， 最高层级的中心城市可能是一个， 也可能是多个 （梁琦， ２０１０）。 可见，
要素集聚通过产业的时空变动驱动产业地理不断演化， 产业地理由单中心 －外围结构向多

中心 －外围结构演化， 区域内中心 －外围结构是有圈层的， 而城市体系也是有层级的。

三、 多中心城市层级体系的形成

上述模型展示了要素集聚通过产业时空变动促进多层级多中心 －外围地理结构的形

成与演化过程， 下文结合藤田昌久等 （１９９９） 的城市模型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１） 的异质

工人自我选择模型， 具体分析多中心城市层级体系形成的产业机理。
（一） 多中心模式的形成

在冯·杜能的孤立国模型基础上， 新经济地理学的城市模型假设中心城市是制造业

基地， 而周围是农业腹地。 随着区域人口增加， 农业腹地边缘与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逐

步扩大， 当距离大到一定程度以后， 中心城市的一些制造业会迁移到外围区的某个地

方， 从而导致新城市的出现。 如果人口进一步增加， 则会有更多城市兴起。 一旦城市数

量足够多， 在集聚力与分散力的合力作用下， 城市规模和城市之间的距离将稳定在某一

固定水平。 如果经济体中存在规模各异和运输成本不同的大量行业， 而城市之间也有一

定的产业关联， 那么区域内将会形成城市层级体系 （梁琦， ２００５）。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城市模型， 产业地理的演变过程可看作是市场潜力与产业区位的

共同作用， 市场潜力决定产业区位， 而产业区位的变化将重新描绘市场潜力。 假定特定

区位的要素集聚度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长， 则制造业区位有个动态的调整过程。 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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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只包含劳动力， 将制造业的市场潜力函数定义为：

Ω（ ｒ） ＝ ωＭ（ ｒ） σ

ωＡ（ ｒ） σ （１）

其中， σ表示任意两种制成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ωＡ （ ｒ） 表示地区 ｒ 农业劳动者的实

际工资率 （也是中心城市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率）， ωＭ（ ｒ） ＝ ｗＭ（ ｒ）Ｇ（ ｒ） －μＰＡ（ ｒ） －（１－μ）

表示地区 ｒ 利润为零的制造业厂商愿意支付的最高实际工资率， ｗＭ （ ｒ） 表示地区 ｒ 制
造业工人的名义工资率， 其中， ωＡ（ ｒ） ＝ ωＭ（０）， 因而中心城市的市场潜力为 １。

上式表明， 如果其他任何一个区位的厂商都只能支付比中心城市低的工资时， 单中

心 －外围结构是稳定的。 也就是说， 对于所有的 ｒ， 当且仅当 Ω（ ｒ） ≤１ 时， 单中心结构

才是稳定的。 现在假定要素集聚使市场潜力曲线上升到某一点时， 某些地区的市场潜力

Ω（ ｒ） ＞ １， 那么， 工人在这些地区就业可获得更高的工资， 这将吸引人口和相关要素向

该区位集聚， 从而出现新的城市。
令 Ｌ１ 和 ω１ 分别表示中心城市的生产要素和要素实际报酬， 令 Ｌ２ 和 ω２ 分别表示外围区

每个城市的生产要素及其实际报酬。 于是， 在给定 Ｌ 的情形下， 经济的动态过程可以写成：

Ｌ
·

１ ＝ Ｌ１（ω１ －􀅼）

Ｌ
·

２ ＝ Ｌ２（ω２ －􀅼） } （２）

其中：

􀅼 ＝
（Ｌ１ω１ ＋ ２Ｌ２ω２ ＋ ＬＡωＡ）

Ｌ
ＬＡ ＝ Ｌ － Ｌ１ － ２Ｌ２ 　

假定农产品可以无成本自由运输， 即 τＡ ＝ ０， 于是， 农产品的价格在整个经济活动

中完全相同， 故将其标准化为 ｗ１ ＝ １ 。 这样就可以得到每个区域 ｓ 的价格指数：

Ｇ（ ｓ） ＝ ［（Ｌ１ ／ μ）ｅ －（σ－１）τＭ｜ ｓ｜ ＋ （Ｌ２ ／ μ）ｗ２
－（σ－１） －τＭ｜ ｓ｜ （ｅ －（σ－１）τＭ｜ ｓ＋ ｒ～ ｜ ＋ ｅ －（σ－１）τＭ｜ ｓ－ ｒ～ ｜ ）］ －１ ／ （σ－１） （３）

为方便起见， 将城市所在地的价格指数分别记为 Ｇ１ 和 Ｇ２，其中 Ｇ１ ＝ Ｇ（０），Ｇ２ ＝ Ｇ（ ｒ～）。
每个城市所在地的收入记为 Ｙ１ ＝ Ｌ１，Ｙ２ ＝ ｗ２Ｌ２， 位于区域 ｒ 的每个农业区的收入记

为 Ｙ（ ｒ） ＝ ＰＡ 。 每个城市的制造业工人在零利润条件下的工资率为：

１ ＝ ｗ１ ＝ ［Ｌ１Ｇσ－１
１ ＋ ２Ｌ２ｗ２ ｅ －（σ－１）τＭ ｒ～ Ｇσ－１

２ ＋ ＰＡ∫ｆ－ｆｅ －（σ－１）τＭ｜ ｓ｜ Ｇ（ ｓ） σ－１ｄｓ］ １ ／ σ

ｗ２ ＝ ［Ｌ１ ｅ －（σ－１）τＭ ｒ～ Ｇσ－１
１ ＋ Ｌ２ｗ２Ｇσ－１

２ （１ ＋ ｅ －２（σ－１）τＭ τ～ ）∫ｆ－ｆｅ －（σ－１）τＭ｜ ｓ－ ｒ～ ｜ Ｇ（ ｓ） σ－１ｄｓ］ １ ／ σ

（４）

其中， ｆ 表示农业腹地边缘到中心城市的距离。 用价格指数除去名义工资， 得到每

个城市的实际工资分别为：

ω１ ＝ Ｇ －μ
１ （ｐＡ） －（１－μ）

ω２ ＝ ｗ２Ｇ －μ
２ （ｐＡ） －（１－μ）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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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腹地边缘与中心城市的距离是由充分就业的农业人口所决定的， 农业人口总数

为 Ｌ － Ｌ１ － ２Ｌ２， 人口密度为 ｃＡ， 因此：

ｆ ＝ （Ｌ － Ｌ１ － ２Ｌ２） ／ （２ｃＡ） （６）

在边缘地区， 土地租金为 ０， 所以农业工人的工资满足 ｗＡ（ ｆ） ＝ ｐＡ ／ ｃＡ， 由此可得农

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为：

ωＡ ＝ ｗＡ（ ｆ）Ｇ（ ｆ） －μ（ｐＡ） －（１－μ） ＝ Ｇ（ ｆ） －μ（ｐＡ） μ ／ ｃＡ （７）

给定 Ｌ 、 Ｌ１ 和 Ｌ２，联立方程组 （１） ～ （７） 就决定了实际工资 ω１、ω２ 和 ωＡ，同时， ω１、
ω２ 和 ωＡ 又会影响 Ｌ１ 和 Ｌ２ 的动态变化过程。

根据藤田昌久等 （１９９９） 的数值模拟结果， 我们用实心圆形及各种多边形代表中

心城市绘制出图 ２， 以直观地说明区域要素集聚度 ｌ 与城市数目的均衡关系。
图 ２ 显示了一个区域随着要素集聚度的提高， 区域产业空间结构及其城市体系的演

变过程。 初始阶段， 当要素集聚度 ｌ ＝ ３ 时， 单中心是稳定均衡的。 随着要素的进一步

集聚， 当 ｌ 达到临界值 ４􀆰 ３６ 时， 市场潜力曲线在 ｒ１ ＝ １􀆰 １０ 处达到 １， 于是在中心城市两

侧距离 １􀆰 １０ 处出现新的城市。 如图 １ｂ 所示， 产业①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地区转移， 外围

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进而发展成为新的城市。 这个过程随着要

素集聚度的提高而不断发展， 当 ｌ ＝ ７􀆰 ４７ 时， 边界城市的市场潜力曲线在 ｒ２ ＝ ２􀆰 １１ 处达

到 １， 于是三中心不再稳定， 在原来中心城市左右两侧距离 ２􀆰 １１ 处出现新的城市， 经济

体变为五中心体系。 这个过程继续发展下去， 区域产业空间结构就不断调整， 从而产生更

多的中心城市。 城市之间产业结构不同， 存在一定的分工与技术、 经济联系， 多个城市通

过一定的产业关联形成城市层级体系。 可见， 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最初通过产业集聚促进

城镇发展， 然后通过产业转移、 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的互动发展， 促进城市转型升级

（当然转型失败的中心城市有可能走向衰落）， 导致资源空间重组， 重塑区域产业地理。

图 ２　 区域城市体系的演化过程

注： 图中离初始中心城市的距离有如下关系： ｒ３ ＞ ｒ２ ＞ ｒ１。

（二） 城市分层

城市集聚了优质生产要素， 越是高层级的城市， 其要素优质度越高 （梁琦，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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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 这里我们引用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１） 的异质工人自我选择模型， 从生产效率的角度

来说明城市分层机理及其对城市体系的影响。
假定城市 ｉ 有两类劳动力， 分别是高技能工人 Ｈ 和低技能工人 Ｌ， 劳动者在自我选

择的城市中随机搭配， 不同搭配方式的产出不同。 假定两名高技能工人搭配的产出为

２ｑＨＨ， 两名低技能工人搭配的产出为 ２ｑＬＬ， 一名高技能工人与一名低技能工人搭配的产

出为 ２ｑＨＬ， 三者的大小关系为 ｑＨＨ ＞ ｑＨＬ ＞ ｑＬＬ 。
在城市 ｉ， 两类工人的价值是不同的， 分别为：
高技能工人：

ｖｉＨ ＝ ｑＨＨμｉ ＋ ｑＨＬ（１ － μｉ） （８）

低技能工人：

ｖｉＬ ＝ ｑＨＬμｉ ＋ ｑＬＬ（１ － μｉ） （９）

假定 ｑＨＨ － ｑＨＬ ＞ ｑＨＬ － ｑＬＬ，令城市 １ 的生活成本高于城市 ２ 的生活成本， 以 ｃ 表示城

市的生活成本， 如果有下式成立：

ｖ１Ｈ － ｖ２Ｈ ＝ （ｑＨＨ － ｑＨＬ）（μ１ － μ２） ≥ ｃ
ｖ１Ｌ － ｖ２Ｌ ＝ （ｑＨＬ － ｑＬＬ）（μ１ － μ２） ≥ ｃ （１０）

那么， 劳动者会选择城市 １。 可见， 城市生活成本的差异导致城市分层。
图 ３ 说明了城市分层的这种机制。 纵轴表示城市 １ 的劳动力比例， 横轴表示城市生

活成本 ｃ。 城市 １ 的生活成本决定其劳动力总量 （人口规模）， 以曲线 ｃ ＝ Ｃ（Ｎ１） 表示。
另一条曲线表示随着生活成本 ｃ 的提高城市均衡规模的变化。 在 Ｓ 点， 城市 １ 集聚了所

有高技能工人 Ｈ 和大约三分之一的低技能工人 Ｌ。 从这点开始， 递增的生活成本 ｃ 会驱

图 ３　 异质工人自我选择与城市分层

资料来源： 根据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１）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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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些低技能工人 Ｌ， 引致穿过 Ｓ 点曲线的向下倾斜。 当生活成本 ｃ ＞ ΔｑＬ， 低技能工人

Ｌ 就不会选择继续生活在城市 １ （在 Ｓ 点， 有 θＨ ＝ １，θＬ ＝ ０， 其中 θ 表示某类工人占城

市人口的比重）。 所有高技能工人 Ｈ 选择城市 １ 并在那里彼此匹配。 只要 ｃ ＜ ΔｑＨ， 高技

能工人就不会选择迁往城市 ２， 同时， 所有低技能工人 Ｌ 则会选择城市 ２。 这样， 两个

城市就分层为高生产率的城市 １ 和低生产率的城市 ２。
由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不同， 受不可流动要素的制约， 要素集聚度高的城市生活成

本较高。 城市生活成本引发异质工人及其他要素所有者自我选择， 高级要素选择高成本

城市， 低级要素选择低成本城市， 这就提高了城市的要素匹配质量。 在拥有大量高级要

素的城市， 相对发达的信息网络又将加强这种机制， 结果导致在要素密集度较高的大城

市有条件发展高端产业与新兴产业， 正如图 １ｂ 中主导产业由产业①升级为产业②， 进

而升级为产业③的情况。 高级要素在大城市通过参与高端产业的生产找到更好的匹配，
从而生产效率更高， 获得更高的报酬。 这样， 由于要素集聚带来的城市生活成本的差异

就导致了城市分层， 各级城市的生产效率、 产业结构、 要素报酬以及要素集聚力明显不

同。 要素集聚度高的大城市要素优质度往往更高， 其主导产业的层次也较高， 对区域经

济的影响力也较大， 因此在区域城市体系中占据了高层级地位。
随着要素集聚规模的扩大， 中心城市和外围地区都将进行产业升级。 在产业升级过

程中， 中心城市将相对低端的产业 （如劳动密集型产业） 转移到外围地区， 同时集聚

更优质的要素促进城市经济持续发展， 巩固或提升城市层级； 外围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

移发展制造业及相关服务业， 形成一系列产业集群或产业园区。 产业集群在滚雪球般的

循环累积集聚效应下， 不断成长壮大， 形成新兴城市。 新旧城市的规模不同， 市场潜力

与产业结构也不同， 通过一定的产业关联效应， 形成一定的城市层级体系， 其中， 各产

业及企业在不同层级的城市之间形成一定的分工网络。 如图 ４ 所示， 将产业按附加值大

小分为高端产业、 中端产业和低端产业三类， 各类产业在城市层级体系内部构成一个完

整的产业链， 每个产业中的典型企业又组成一个供应链。 每一个企业的经营过程可分为

研发、 设计、 零部件采购、 生产与组装、 销售与售后服务等环节， 所有这些活动形成一

个价值链， 其中研发、 品牌、 售后服务等处于价值链高端， 材料采购、 产品销售处于价

值链中端， 加工、 组装、 制造处于价值链低端。 在异质性企业与异质性要素选择效应与

分类效应作用下， 不同层级的城市通过充分发挥各自的市场区位优势， 集聚不同类型产

业或不同的生产环节。 一级城市集聚附加值最高的高端产业， 即研发、 设计、 售后服务

和材料采购、 产品销售等位于价值链高端的产业活动； 二级城市的主导产业以中端为

主， 有少量位于价值链高端的生产环节， 但明显少于一级城市； 三级城市主要从事生

产、 组装与制造等活动， 产业层次较低， 以低端产业为主导。 这样， 城市之间就实现了

产业的合理分工。 在现实经济中， 最高层级的大城市往往是区域的金融、 信息、 技术与

人才中心， 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产业； 第二层级城市主要是大城市周边的中等城市，
主要承接由中心城市转出的一般制造业组装区段以及与生活相关的服务业； 第三层级城

市主要是各种小城市或广大乡镇， 往往形成制造品零部件与零配件、 特色小商品以及农

产品的加工基地 （见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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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城市层级体系的分工网络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构建要素集聚与产业地理互动关系的解释模型， 结合藤田昌久等 （１９９９） 的

城市体系模型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１） 的异质工人自我选择模型， 本文将城镇化与产业的时

空变动统一到要素集聚的逻辑下， 分析了要素集聚影响城市层级体系的产业机理， 主要

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要素集聚是资源空间配置的基本模式， 也是城镇化的基本内容。 在经济技术比

较落后的时期， 产业地理模式基本由要素禀赋差异及相对比较优势决定， 但随着社会经济

发展和技术进步， 自然因素对经济发展与产业分布的限制不断减小， 要素流动日趋自由。
要素集聚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促进产业区位的形成， 进而在城镇化作用下发展为中心

城市。 随着产业的发展中心城市不断增强要素集聚力并发展壮大。 由于受要素集聚最优规

模阈值的限制， 在政策制度引导和经济利益驱动下， 生产要素由起初的自然优区位集聚逐

步向其他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地区集聚， 区域空间由此形成多个城市并存格局。
第二， 市场潜力和异质要素的自我选择引致产业时空变动， 从而促进城市层级体系

的形成。 市场潜力的相对大小影响产业的区位决策， 进而决定各地区产业集聚的规模和

结构； 异质要素自我选择的结果导致城市之间要素优质度和产业结构存在差异， 并导致

城市分层。 要素优质度和产业层次越高的城市， 其城市层级也就越高。
第三， 区域产业地理演化的基本规律是由单中心 －外围结构向多层级中心 －外围结

构演化， 相应地， 城市层级体系由单中心模式向多中心模式演化。 历史与偶然是产业区

位的源头， 区域产业地理往往首先出现单中心 －外围结构， 最初的中心城市一般位于自

然条件优越的地区。 随着中心城市要素集聚度提高， 在市场潜力与经济区位的相互作用

下， 产业集聚与产业扩散 （或转移） 并行发展， 导致新城市不断出现， 但最终城市数

量将趋于稳定。 区域内多个城市之间由于主导产业、 规模、 职能及经济辐射力等的不同

而存在层级差异， 并通过一定的产业关联形成城市层级体系。
第四， 中心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 只有及时进行主导产业升级才能实现经济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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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也才能保持并强化其作为区域中心的地位； 而新兴城市也可能通过相应的产业发

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形成不断增强的要素集聚力， 实现跨越式发展， 赶上或超越原

有中心城市的区域地位与城市层级。
当前， 国家正在按照 “两横三纵” 的城镇化战略格局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 各级

区域构建稳健有序的城市层级体系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 而要素自由流动并合理集

聚以及产业合理布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必要条件。 为更好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提

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优化区域产业空间结构要适时调整产业结构， 实现产业集聚、 产业转移与产

业升级的良性互动。 合理的产业空间结构要求特定区位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要适时调整产

业结构， 以产业升级促进边际产业的空间转移和再集聚； 地区之间通过一定的经济技术

联系形成合理的地域分工体系。 当前， 我国东部大城市或城镇密集区正在加快产业升级

与产业转移， 中西部地区可以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来培育经济增长极， 而各类资源枯竭型

城市也可利用这一机遇促进产业多样化发展和经济转型。
第二， 以生产要素有序集聚促进产城融合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我国传统的城镇

化模式发展到现阶段已面临诸多问题。 一方面， 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 大量人口与产业集

聚于大城市， 但城市的服务业发展滞后， 公共服务与设施严重不足， 外来人口的市民化成本

高、 难度大； 另一方面， 大量新城区由于没有足够的产业支撑而出现 “空城” 或 “鬼城”
现象。 新型城镇化要求加快土地制度、 户籍制度和财税制度等领域的改革， 打破要素流动壁

垒， 进一步疏通人流、 物流、 资金流渠道， 遵循异质要素的空间自选择机制， 引导生产要素

在产业链、 价值链和地域空间等多个层面实现有序流动， 以产业集聚带动人口合理集聚。
第三， 各级区域应遵循产业地理演化规律来选择适当的城镇化模式。 我国地域广

袤， 内部差距显著。 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密度已相对较高， 市场机制相对完善， 要充分发

挥集聚经济效应， 积极采用现代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通过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区际经

济联系。 同时， 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提升龙头城市的国际竞争力， 促进珠

三角、 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转型发展， 努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东部地区的其他区域

性城市群则要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 在有条件的地方主动与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及国外

一些大城市对接， 形成东部地区新的增长极。 中部地区的区域性城镇群还处于成型阶

段， 要发挥自身资源优势， 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加快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 加强区

域分工与合作， 促进城际经济联系。 西部地区生态比较脆弱， 环境承载力较低， 经济发

展相对落后， 重点要以现有城市为基础， 打造一个或几个区域性中心城市， 在次一级区

域可采取单中心 －外围模式， 并基于区域生态承载力来控制经济活动的强度与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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